第五章
《婚姻不易：我结婚前希望早明白的真相》作者：苏珊・布莱克（Susan Black）
婚姻是一个过程 —— 爱是学习来的
“一见钟情”
“坠入爱河”
“初恋”
“爱得神魂颠倒”
“小儿女之情”
“我一生的挚爱”
什么是爱？我们经常使用这个词，自由地谈论它，但当我们说“爱”或“感觉到爱”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第一次的少女暗恋对象是彼得·努恩（Peter Noone），他是赫尔曼隐士乐队（Herman's Hermits）的一员。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太年轻，从未听说过这个歌手或这个乐队。然而，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时就立刻迷上了他。我想那应该是在《艾德·沙利文秀》上（不像我很多朋友那样，我并没有迷上披头士乐队的成员）。
我曾经对这个乐队的名字感到困惑，因为我不知道“隐士”（hermit）是什么意思。我只听说过寄居蟹（hermit crab），但那听起来一点也不浪漫，所以我查了字典来弄清楚它的意思。我震惊地看到这样的定义：“一个人远离社会，过着孤独的生活。”我感到困扰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彼得是如此英俊，看起来开朗又正常，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完全不是我以为的隐士那样。第二，更让我烦恼的是，我“恋爱了”，而如果字典的定义是准确的，我知道我父母绝不会让我嫁给一个隐士。我确信，若不是这个不幸的障碍，我早已结婚并幸福地过上了童话般的生活。
将近二十年后，当我“坠入爱河”，与我未来的丈夫相爱时，我完全被那种“坠入爱河”带来的强烈情感所迷住。那时我和 Rob 都是全职神学院学生，我还担任一间女生宿舍的舍监，宿舍里大约有 90 位本科女生。
Rob 在我最后一学期向我求婚，我因为脑海和心里都充满了婚礼筹备和普遍的恋爱情绪，最后甚至退掉了一门课。我记得我竟然完全忘记了一个每周一次的重要会议——舍监与女院长的会议。我从没忘记过这么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恋爱中”似乎是一种轻微的疯狂。我很确定一些朋友当时觉得我至少丢掉了部分理智。
尽管我感觉自己“深深地坠入爱河”，但我对圣经中对真爱含义的理解却极其有限。我在第一章提到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篇章）是我们婚礼上所宣读的经文。我们曾请求一位神学院教授用这段经文作简短讲道，作为我们的婚礼证道。我们的心愿是高举基督和福音，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教会中许多人听到关于在基督里那真正的爱的描述。
令人悲哀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真心以为我和 Rob 已经将我们关系中的这一方面掌握得很好。在我心中，我们已经理解了圣经中的爱，并且我很高兴我们有机会与他人分享这份爱。我不知道该为我当时多么无知而笑还是而哭。当我回想这些时，我为神对我们所怀的耐心与慈爱感到谦卑。我如此感恩祂的怜悯与恩典，祂对我们这脆弱“爱情”的温柔看顾，以及祂多年来忠心地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
在我们的一节课上，老师讲授了“文化冲击”这一现象。他解释了当一个人从一个文化迁移到另一个文化时所经历的压力，这种压力源于在做事方式、思维方式、饮食习惯以及信仰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他提醒我们，传教士很容易在面对新国家的人民和风俗时产生贬低或批评的态度，因此他鼓励我们牢记这句话：“这不是错，只是不同。” 他不断地劝勉我们，要抵挡贬低那些我们希望与之分享基督之爱的人的诱惑。
我在日本经历文化差异的第一个体会之一，是习惯在进入家庭、学校或教会时脱鞋。第一主日在我所住城市的一间小教会，当我走进去时，我一边在脑海里复习我所学过的几句日语短语，一边记得要脱鞋，并换上入口处所提供的一双拖鞋。
意想不到的麻烦发生在主日学结束后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没人告诉我还需要再换一次拖鞋，但我在厕所门口看到了一双拖鞋，便明白了。每只拖鞋上都有一个小小的马桶图案贴纸（就是马桶的图片），这表示这些拖鞋是专门在厕所内穿的，不是我脚上穿的那种室内拖鞋。以我美国式的思维方式，我几乎要因为又一次更换鞋子而感到不耐烦，但我想起了出发前的培训，于是对自己说：“这不是错，只是不同。”
我脱下室内拖鞋，穿上那双明显贴有马桶标识的厕所拖鞋；我下定决心不要被人贴上没礼貌的美国人标签。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些声音，以为敬拜聚会就要开始了，于是我赶紧走回座位，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当我翘起腿时，我瞥见拖鞋上那个马桶图案的贴纸。
我当时穿着那双拖鞋。惊恐之下，我跳起来换上了必要的拖鞋，同时伴随着我新教会家庭压抑的窃笑声。
这显然不是我在日本那一年唯一的一次失误。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在异国生活中不断遭遇无数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婚姻的陌生感
婚姻就像生活在一个外国。想一想。首先，你和你的丈夫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性别。你熟悉那本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吗？这本书讲的正是男女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如何思考、我们如何看待行为与沟通、我们如何建立关系、我们如何回应。
如果性别差异还不足以构成挑战，丈夫和妻子还来自不同的家庭，这些家庭有着不同的解决冲突、管理金钱、庆祝节日和抚养孩子的方式。丈夫和妻子通常有不同的性情：如果她是个节俭的人，他可能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如果她守时，他很可能迟到；如果她邋遢，他就整洁。夫妻可能来自不同的世代或不同的国家。重点是，在婚姻生活中有无数次的机会需要我们学会说：“这不是错，只是不同而已。”
我丈夫去年主持了一场婚礼，是一对似乎在结婚前就明白这个现实的新人。在他们的婚礼程序册中，有一页写着以下内容：
他出生在加拿大　　　　她出生在美国
他安静、随和　　　　　她喧闹、戏剧性强
他喜欢吃意大利面和鸡翅
她喜欢吃三明治和墨西哥食物
他喜欢在低网后用反手击球
她喜欢在高网前扣球
他喜欢观看舞台表演
她喜欢站在舞台上表演
他会组装电脑
她把电脑弄坏
他爱她的活力与热情
她爱他的耐心与仁慈
他求婚了！！！
她说“我愿意”！！！

当我读到这对性格随和的新郎和戏剧化的新娘的描述时，我会心一笑，充满理解。但我也对他们的婚姻充满希望，因为他们似乎是睁着眼睛进入了这段关系。我知道那些幽默的差异，以及他们将会发现的其他差异，在未来的日子里肯定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挑战，但他们的爱显然不是盲目的；他们已经遇见了婚姻中的“异文化感”，并且正在以幽默与宽容的心态来接纳它。


两个文化成为一体
我和 Rob 订婚后某个周末一起开车去弗吉尼亚州，好让我可以见见他的姐姐和她的家人。路上我们在一个路边的卡车休息站停下来。我的一生中从未进入过卡车休息站，但 Rob 把车开进停车场，就像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我说实话有点害怕，因为我们走进的餐厅里充满了香烟烟雾和强壮的卡车司机。不过这里看起来很安全，所以我稍微放松了一下，开始浏览那些粘糊糊的菜单。Rob 点了辣味炖豆，我点了一份俱乐部三明治和薯条。
这对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可能有点奇怪，但我也从未吃过辣味炖豆（chili）——在我成长的地方，这根本不是常见的菜肴。我的妈妈会做非常好喝的自制汤，但辣味炖豆从来不在她的食谱里。我对他点这道菜没有任何意见，但当它端上来时，他却把附带的苏打饼干当作主要的用具。他只是把饼干蘸进碗里（有点像薯片蘸莎莎酱），然后完全不用勺子就把它吃掉了。这对我来说既令人惊讶——也可能稍微有点让人不安。当时我没有说什么，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吃法。
当我们到达弗吉尼亚他姐姐的家时，我受到了拥抱与兴奋的欢迎。Rob 的妈妈也在那儿，他们都如此温暖又亲切，以至于我的紧张和焦虑期待几乎立刻消失。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Rob 的姐姐说她准备了他其中一种最喜欢的“青少年午餐”帮我们暖身：番茄汤、烤奶酪三明治和玉米片。显然，Rob 在高中橄榄球练习后经常回家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番茄汤。
当所有人开始用玉米片吃汤时，你可以想象我的惊讶。虽然桌上有勺子，但没有人使用。啊……现在 chili 配饼干的午餐完全说得通了。还有一件事！我屈服于无意间的同侪压力，也以同样的方式吃起了我的汤，一边舀一边想：“这不是错，只是不同而已。”
这是我第一次明白，我正要嫁入一个新的文化。Rob 和我在神学院校园里看起来如此相似，但现在我处在他的领域，我们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这只是那个难忘周末出现的众多差异之一，而它确实给了我一个现实的提醒。我隐约在潜意识里感觉到：这所谓的爱情似乎并不是那么自动的事。
当利益更重大时（例如：养育子女、财务问题、棘手的姻亲关系），真正爱我们的丈夫这件事就会变成一项令人不知所措、甚至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提多书2:3-4 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洞见：“老年妇人……举止要恭敬……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提多书2:3-4）。没有人需要被教导如何自然地眨眼或呼吸。但爱我们的丈夫，却不是一种自动的行为。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去爱。
在我们婚姻的最初几年里，度假是件奢侈的事。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或金钱可以“放松一下”。偶尔我们会大方一点，住在附近的旅馆一晚，好让我们能悠闲地享受客房服务和游泳池，就像一场小型度假。
当我们第一次有了延长的假期时，随之而来的是某种程度的压力。Rob 希望能安静地度过下午——打个盹，看看书。我却迫不及待地想要外出探险。他偏爱的活动在我看来简直是在浪费假期时间。对我来说，若不动起来，假期就没有放松感或安宁感，特别是对我这个已经过度劳累的丈夫来说。
我们当时并没有立即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各自坚持自己的偏好，并且忽视了对方的合理诉求——两种“文化”之间形成了不必要的僵局。我们就像以赛亚书53:6 所说的羊：“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我们本应喜乐地期待一场必要的假期，怎么就这么快地转而为自己顽固的自私利益辩护呢？

起初
神造男之后不久，也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记2:18）。我们不知道亚当和夏娃犯下导致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的可怕罪行之前，过了多久。但他们一定为失去的一切深深悲痛。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
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了衣服。接下来他们的举动是，当他们听见神在园中行走时，试图藏起来。
这些自我保护的行为是新的。在他们犯罪之前，他们根本没有“被发现”的自我保护意识或恐惧。罪带来了一个悲剧性的、有罪的自我导向，这种导向感染了每一个活过的人。
这种对“自我”的专注在婚姻中很快就会显现出来。我们的罪性自利不需要多久就会找机会进入。当我们的自私与丈夫的自私碰撞时，我们的行为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我们开始隐藏和逃避。我们筑起围墙，而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变成了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利益。
当亚当和夏娃这样做时，它表现为互相指责；没有一方愿意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在我与丈夫的假期中，我们的自私体现在我们对如何安排时间的不同看法上。我拒绝接受彼此观点的合理性。我们显然需要神的恩典——去行祂旨意的能力与愿望。

选择去爱
爱是一个选择。神命令我们去爱，而祂的命令不是不可能完成的。感觉是自动的，通常是未经许可就来的，几乎像反射一样，而感觉是无法被命令的——它们自然发生。但我们总是可以选择如何对待我们的感觉。神非常愿意教导我们去爱——为了别人的益处而作出无私的选择。祂的恩典使这成为可能。
歌罗西书 3:14 指示我们：“要穿上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这通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雅各书 4:1-2a 清楚地指出了困境：“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残酷且不可逃避的事实是：我想要我自己的方式。我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中那只走迷的羊。而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我还发现我丈夫也是那只羊之一。现在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愚蠢地试图掩盖和隐藏那些对配偶来说极其明显且痛苦的事情。
圣经中最美丽的段落之一出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使徒保罗为我们对爱的本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解释：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腓2:3-4，和合本）
你看，爱其实并不是一种感觉（虽然感觉常常伴随而来）。它是一种行动，一种行为。它是将我个人的利益放在一边，并为他人的利益采取行动。它是把我丈夫的愿望看得比我自己的还重要。保罗·大卫·区普这样说：“是自爱让你变得不耐烦。是自爱让你坚持自己的方式。是自爱让你相信自己的方式才是对的。……爱珍视合一，愿意为之牺牲。爱把差异变成经历更深更丰盛合一的机会。爱不是不耐烦的，爱不会转身离去。爱是恒久忍耐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除非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内住我里面的圣灵的大能，我绝对无法长期、一致地做到这一点。我感谢神，祂乐意在我心里动工，改变我，将我从那个本性中自私的人转化成一个越来越像基督的女人。
在神满有恩典的帮助下，我和 Rob 确实学会了如何去度假。在我们计划之后的旅行之前，我们开始彼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会让这次度假对你来说是一段美好的假期？”我会表达我的愿望（不是所有愿望，而是最重要的那个），然后他也会说出自己的愿望。有趣的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沟通时，我发现自己想要确保他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他也为我做了同样的事。我开始享受与他一起安静地阅读时光，不再焦虑或操控地去确保我的愿望被满足。他喜欢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而我也期待回到旅馆享受一些宁静放松的时光。
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也继续保持这个习惯。这对教导他们去爱非常有帮助——去关注彼此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自己的。我们从来没有一次度假是完全没有冲突的，但在这些假期中，我们始终在神的恩典中继续学习去爱。
一生的学习
学会去爱需要一生的时间。我们天性追求的是自我之爱，而婚姻经常会在这条路上设下障碍。我们的本性是反叛这些阻碍我们追求自爱的障碍。婚姻中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那个不断提醒我们自我中心、暴露我们自私的人。能够持续一生的爱，以及在困难时刻仍能坚守的爱，唯有靠神的恩典才可能实现。
Harold Burchett 博士曾是哥伦比亚圣经与宣教学研究院的教授，那时我和我的丈夫都在那儿念神学院。他的教导与事工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祝福。他的妻子 Jane 是校园里熟悉的面孔，在教导、辅导和训练姐妹们方面有着活跃的事工。神大大地使用他们两位，在许多学生的生命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帮助他们明白神恩典的重要真理。在加入 CGS（哥伦比亚研究院）之前，Burchett 博士曾担任多年的牧师。几年后他又重返牧养事工。
在神慈爱的帮助下，Rob 和我确实学会了如何去度假。在我们未来的旅程开始之前，我们开始彼此提问：“什么才会让这次度假对你来说是美好的？”我会表达我的愿望（不是每一个愿望，而是最重要的那个），然后他也会这样做。有趣的是，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沟通时，我发现自己会想要确保他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他也会这样做。我开始享受与他一起安静地阅读时光，不再焦虑或操控地确保我的愿望得到满足。他喜欢进行积极活动的时光，而我也会期待在旅馆中享受一些安静休息的时刻。
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仍然这样做。这在训练他们去爱——去顾念彼此的利益而不是仅仅自己的时候——大有帮助。我们的每次假期从来都不是完全没有冲突的，但它们总是一个我们可以继续在神的恩典中学习去爱的机会。
一生之久的学习
学习去爱需要一生的时间。我们天然的倾向是自我中心，而婚姻会不断带来挑战这种倾向的障碍。我们天然的反应是对这些障碍反感，因为它们挡在我们与自爱的追求之间。婚姻中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必须学习去爱那个不断提醒我们自己私心的人。能维持一生之久的爱，并能在艰难时刻维持下去的爱，唯有靠神的恩典才有可能。
Dr. Harold Burchett 是哥伦比亚圣经与宣教研究所（Columbia Graduate School of Bible and Missions）的教授，当时我和我的丈夫在那里上神学院。我们从他的教导和事工中得到了极大的益处。他的妻子 Jane 是校园中熟悉的身影，她积极地从事教导、辅导和栽培姐妹的事工。神大大地使用了他们二人在许多学生生命中，使他们能够传达神恩典的重要真理。
在加入 CGS 之前，Burchett 博士已在教会牧会多年。1998 年他离开牧会工作，开始另一项全职事工——照顾他被诊断出患有阿兹海默症的挚爱妻子。在 Burchett 博士的著作《Last Light》中，他记录了这种可怕疾病带来的痛苦试炼，并描述了即便在最绝望的时刻，因神的恩典而成长出的爱的深度：

在神经科医生宣布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计划接受了神的旨意之后不久，我问 Jane：“亲爱的，如果你可以选择，你愿意回到我们患病之前的关系状态吗？还是愿意要我们现在这样，虽然有疾病？”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喜欢现在的样子。”我也同意——仍然同意。我们的婚姻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但我们现在之间有一种比以往更深的新 tender caring（温柔关怀）。

这正是神的方式。他不会任我们停留在原地。当我们还未学会真爱的功课时，就想要在痛苦中离开婚姻，这是很大的试探。Gary Thomas 说：“……我不会对很多婚姻因离婚而终结感到惊讶，很多时候是因为夫妻双方都在逃避自己暴露出来的软弱，或是无法忍受对方的软弱。”这实在令人心碎。
神的心意是要借着婚姻的熔炉来炼净我们、试验我们的爱。但当我们的自私被暴露出来时，我们却会反叛。这炼净的过程常常比我们原先预想的更剧烈。我们想逃离熔炉。所以我们的反应常常是因对方看见我们最丑陋的一面而对他们心怀怨恨。即使是我们自己犯罪了，我们也会将对方视为罪魁祸首。逃避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成了一个合理又可以理解的选择。
承诺进入婚姻，可能是一件令人畏惧的事。它充满了突如其来、未曾计划的危机。但神的供应使我们能走这条路。
十字架带来的一个伟大益处是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藉着祂的死，耶稣不仅赐下永恒的救恩，也为我们在今生带来了自由和得胜的可能性：“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祂又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5:11）。这些应许不仅仅是为将来的天堂预备的；它们是为此时此地预备的。
爱的恩典
在我得救之前，我与神的关系可以用“罪疚”来定义。这在第二章中已讨论过。我是一个站在完全公义审判者面前的有罪被告，我无法为自己辩护。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祂亲自担当了我的罪疚，并用祂的死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当神拯救我时，我与祂的关系便被“恩典”所定义。天上一切的资源因着这奇妙的交换而向我开启：我的罪疚换来了基督的义。
这与我的婚姻息息相关。我需要神的恩典去好好爱我的丈夫。我需要神的恩典来面对自己在婚姻中显明的罪。我需要祂的恩典来坚定我的委身。我的丈夫的行为、我们的处境、我们面临的试炼——所有这些可能会让我更难持守委身，但它们不该使我动摇。这份坚定是靠着神奇妙的恩典才得以维持的。
我想与你分享布切特博士书中的一段感人文字，他在照顾处于极大需要中的妻子时，学到了关于爱的功课：
有一晚，当我再次陷入一个极深的痛苦深渊时，我几乎不曾指望会看到天堂的一丝景象。（每天我环顾四周，我看到“自由”的人们在罪的牢笼中跳舞。我不愿活在那样的……
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我看到在上帝的旨意中受苦（尽管会痛）以外的东西。我看到更远的事物。那是好的！
夜里的一声呼喊让我既惊醒又警觉。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冲到简的床边，催促她去浴室，试图尽量减少地毯上的尿迹。尿液聚集在我们脚下的浴室地板上，自然地，我在那一刻恳求并竭尽全力地强迫她坐到马桶上。她最终站了起来。
接下来，我集中精力把她固定在原地，脱下她湿透的睡衣，同时保护未受影响的区域。真正的考验时刻降临：当我跪在地上试图清洗并清除简身上的污物时，她的拳头不断落在我毫无防护的头上。我在心中默默呼喊：“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
就在这时，天堂在我心中豁然敞开。我不仅用眼睛和耳朵，而是用心，看见并听见主耶稣在说：“现在你知道我为谁、为何受苦了——为你。你所做的一切，是用健康的头脑做出来的！” 这让我更清楚地理解：“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 5:8）。耶稣的死确实是“替神的仇敌死的”（第10节）。
我还记得另一个早晨的同样领悟。当时我仍在担任主任牧师的职务。秘书打断我在书房里的学习，告诉我志愿照顾简的看护打来紧急电话。简拒绝穿好衣服出门，所以他们无法按计划出去吃午餐。我说：“给她穿好外套，带她来我这里。”
计划在教堂门口落空了。简脱下遮掩的外套，走进办公室走廊，就像在家里一样穿着：小睡裙外套着两条裙子和一条长裤。我从走廊另一头的办公室走出来。多么令人心酸的景象啊，她独自站在走廊的尽头，孤单、无助、暴露无遗！教会的所有行政和牧会办公室都开着门，通向那条熙熙攘攘的走廊。那条走廊似乎长得像一英里，我赶紧奔向她。
我一心想把简抱在怀里、遮掩她的样子，根本没注意到周围人的目光。我直接将她引进我的办公室。在那里，在安全和隐蔽中，我抱着她，直到她明白一切都没事了。
我的理解也被开启了。我清楚地看到，主耶稣带着我的羞辱和罪，来到我身边，遮盖我脱离一切指控。他对祂的新妇所展现的爱，远超过我所能对我妻子表达的爱。（经许可使用）
真正奇妙的是：当我选择凭着神的恩典和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去爱我的丈夫时，我不仅能够更好地去爱他，我的心也因而扩张，更深地认识神、更完全地爱祂。这加深了我对自己对神的需要的理解，也让我更加感恩祂奇妙的恩典。
这不是普通或自然的事件，而是一个真正属灵的转变正在我心中发生。我内心的爱正逐渐扩展，超过从前所有的容量。随着岁月流逝，当我持续选择靠着神的恩典去爱，真正合神心意的爱就越来越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旧的方式真的在被丢弃，新的方式也已经到来（林后5:17）。在我的婚姻中，这转化为更深的委身、更亲密的友情、更真实的亲密关系，以及更深厚的敬虔之情。
与神建立关系时，它转化为彻底的灵魂满足，因为我亲身经历了祂那亲密且个人化的供应与信实。
神的道路常常奥秘难行，但却远胜过世上的生命。祂的恩典足以应对你在婚姻关系中所遭遇的每一个试炼与挑战。婚姻是一个过程；真爱是需要学习的。神是你信实又有恩慈的教师，婚姻就是你的课堂。




